
A31阅读

! ! ! !也是在!"#$年，原本想着扎根
农村的弟弟金果临心思也“活络”起
来，可以熟练画出光芒万丈的天安
门形象的他，感觉自己的临摹画还
不错，于是决定报考美专。“报考的
时候自己带好作品到上海师范大
学，把作品交给报考组，因为年轻
‘不知天高地厚’，去的时候我自己
信心蛮足的。”

到了学校里，正好碰到原来
弄堂里的一个同学，这个专修美
术的同学让金果临给他看看自己
的作品。虽然对方完全没有对他
的作品发表一个字的评价，但看画
时的动作神情已经让金果临的心凉
了半截。
当同学自豪地拿出自己的作品

时，金果临意识到自己的方向选错
了：“打个比方，我的作品就像小的
硬白纸，他的作品像是宣纸，两相对
比，一看就知道不一样，可以说是高
下立判。”在那个时候，金果临已经
料到了名落孙山的结果。
高考落榜之后，金果临在农场

继续他的知青生活，但心中已经有
了返城的想法。这并不奇怪，此时
“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在外的
游子倦鸟思归成了此刻年轻人中的
主流“思潮”。
“在农场正好有一股‘顶替’风。

所谓顶替就是说，如果父母在上海
的企业里工作，到了退休年龄以后，
如果他的子女有困难或者是在外地
及农场工作的，可以有一个额度，享
受政策顶替父母在上海的工作。”有
一天，金果临的一个女同学也是他
后来的妻子对他说，自己的母亲就
要退休了，正在办理顶替手续，问他
情况怎么样。
回家探亲的时候，金果临也试

着问了母亲“顶替”
的可能性，但为难
的母亲对他说：
“我离退休年龄还
早，你还是安心在
农场工作吧……”
母亲的表态让他感
到顶替无望，闷闷
不乐地回到了奉贤
农场。
农场里有个大

喇叭，里面只要一
广播“某某某请到
办公室来”，知青们
就知道这是回上海
的好消息到了。那
个陈旧的扩音喇叭被许多年轻人寄
予了特殊的期待，很多人每一天都
盼望着可以喊到自己的名字。然而，
那样的期盼，广播响起后的那种幸
福，还有接受众人祝贺的热闹，金果
临觉得都是和自己无缘的。看着同
伴们一个个离去，他倍感落寞。

%"$&年%'月的一天，就在他觉
得返城遥遥无期的时候，大喇叭里
意外地喊了起来：“金果临，请你马
上回连队，有个电话。”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金
果临于次年顶替了母亲的工作。到
了母亲的工作单位他才知道，原来
母亲为了自己的事情茶饭不思，无
心工作，竟至失魂落魄，最后在没
有到退休年龄的情况下提前办理了
病退。
“我妈妈跟我说：你在单位里边

要好好地做，谢谢厂里的领导就可
以了。”出自对母亲的感激，金果临
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中，勤恳地在
这家企业工作着，一直到())(年企
业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这才又应

聘去了一家民营企业工作。

菓字出错
曾经有位老作曲家告诉金月

苓，“如果当年有稿费的话，就凭这
首歌，钱会多得不得了。”这笔钱或
许可以让姐弟俩一辈子衣食无忧。

但事实上，直到!"&)年，这首
歌曲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
艺创作评奖（!"*+至%"$"年）”二等
奖，两人才领到第一笔奖金：每人
%$,*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时期

出版的歌谱中，两个作者的名字被
署在页面右下角最不起眼的角落
里，甚至一些书刊中连他们的名字
都没有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金
月苓和金果临也几乎是理所当然地
认为，这说明你创作一首歌曲，是为
社会做贡献，不能计较名利的。
时间过去了-)多年，人们的想

法不一样了，对于“知识产权”的尊
重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有趣的是，
就在创作《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辉煌

日渐与他们的生活无涉的时候，又
发生了一件“后续事件”———())+

年，+&岁的金果临跑到派出所，要给
自己改名字。
金果临说，事情的缘起是自己

看到书店里的音乐./、0./等收录
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最初
他甚至还没有想到版权问题，只是
觉得“这事情是怎么出来的我都不
知道”，想来也许是出版商联系不到
自己，于是他买了一盒0./，主动打
电话给了这家在广州的出版企业。
对方告诉他，音像制品出版前已经
向音乐著作权协会支付了版权费。
于是金果临又找到了音乐著作

权协会，对方当即表示：“金老师，你
来了就好了。因为找不到你，这个钱
我们一直给你存着。只要签一个协
议，就可以把版权费转交给你。”

但此时，-)多年前旁人的一个
疏忽，却成了领取应得的版权费用
的一大障碍。原来，金果临+&岁前所
使用的名字一直是“金菓临”———
“菓”是“果”的繁体字———他所有的
证件上的名字都是“金菓临”，包括
大部分刊物上《我爱北京天安门》的
词作者也署名为“金菓临”，但偏偏
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人民日报》上
刊登出来的却是“金果临”，也由此
造成了一些转载时的以讹传讹。
“怎么办？我也没办法让《人民

日报》改，看来只能我自己改了。”于
是金果临到了派出所办理申请更
名；“改名字的过程蛮复杂的，派出
所的工作人员看了以后说，好像变
动蛮大的，得由所长审批，然后办理
时间大概要%*—()天，还有很多方
面的材料要整理齐备。”
碰巧，金果临认识其中一位工

作人员，当对方得知他是因为写《我

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之后所产生
的阴差阳错而改名，立即表示大力
支持，还说“这是杨浦区的光荣”，所
以办理的过程也十分顺利。

正式更名为“金果临”之后，
他也顺利地领到了属于自己的版
权费。

历久弥新
近几年，曾经有人分别找到金

月苓和金果临，提出对这首歌曲进
行改编，特别是想改动原有的歌词，
使其变成广告歌曲。对此两人早有
共识。
金果临说：“这个词是我自己的

词，改一个字都不行，曲是她的曲，
改一个音符都不行。”金月苓说，“我
们不在乎赚不赚钱，但是我们不愿
意这歌被别人改编。”
这样的态度不能不说是一种对

历史的尊重。
对于金月苓和金果临这对姐弟

来说，他们第一次无心的“合作”创
作出了一首风靡全国几十年的歌
曲。如今，金果临、金月苓都已经退
休，他们还可能有穿越几十年风云
的“第二次合作”吗？
姐姐金月苓说，她一直有这方

面的想法，鼓动弟弟写词，但金果临
始终没有“动作”。他说自己知道：
“我的笔早就放下来了，文化上没有
这个底气了，时代也不一样了，写出
来未必会受欢迎了……”
或许，对于金家姐弟来说，一辈

子妙手偶得地创作了这样一件作
品，便也足以书写一生。更何况，《我
爱北京天安门》的曲调是大部分中
国人耳熟能详的，而且，它并未被人
们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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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北京天安门》背后的故事（下）! 姚文婷
蔡懿鸣

" #%&!年 '"月#金果临在十多年后终于见到了真

正的天安门


